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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回第五十五回  使重洋父授定風珠　傷末路妾泣投泥玉使重洋父授定風珠　傷末路妾泣投泥玉

　　話說王太醫隨同賈蕙走進新房，王夫人、寶釵、邢岫煙都在蘭香炕前說話，王太醫忙即上前見禮。他一向久在門下，並且年齒

已高，內眷們自無須迴避，只蘭香躲在紅羅帳內。帳前設了紫檀螺鈿幾杌，掌珠將小繡枕放在幾上，引蘭香玉腕從帳中伸出。王太

醫斜欠著身子坐在杌子上，屏息靜心，仔細診脈。　　診了好一會工夫，先診右脈，又換左脈。診畢，含笑站起，向王夫人道：

「老太太大喜。晚生看少太太的脈，六脈皆洪，一定是喜兆，不用多吃藥。晚生下去開個安胎補中的方子，吃一兩貼也就好了。」

王夫人笑道：「一定是喜啊？別看錯了，叫我這小孫子揪你的鬍鬚。」王太醫陪笑道：「不敢，不敢，決定不會錯的。」說著，便

同賈蕙出來，仍至外書房就坐，蘸筆沉思，開出一個方劑。賈蕙接過，看是：

　　少太太方。症現胃納減少、動即嘔吐、行動頭暈，據述月事兩月未至，按脈左右六脈洪大。確係喜徵。理宜安胎補中為主，擬

方仍候酌裁。

　　北沙參一錢五西洋參一錢酒當歸一錢五川芎一錢五兔絲子一錢酒泡於潛術八分杭白芍一錢川貝一錢去心為末生黃芪八分炒枳殼

五分厚樸花一錢甘草五分末後還寫著「各包各號，清水煎服」。賈蕙看了，道：「他這兩天還有些口渴惡飲，用什麼代茶相宜？」

王太醫道：「只用西洋參尾，略煎代茶好了。」一面起立道：「晚生告假。「賈蕙送他出去，然後拿藥方回了王夫人，王夫人看

過，交給寶釵，打發小廝們去抓藥。那晚上蘭香服下，果然見輕，服了兩貼，漸漸平復，王夫人寶釵皆甚歡喜。

　　過幾天，賈蕙得到翰林院的知會，因他館課屢次考列第一，由掌院保送武英殿，派充纂修。武英殿也算內廷差使，專管纂輯官

書。總裁中也有吳尚書、江閣學，此時正在編輯歷朝會要。

　　賈蕙從那天起，也須間日進內趕編功課，有時將功課帶回修訂。

　　一日，剛從武英殿回來，林之孝拿著賈蘭家信呈上，回道：

　　「這是小蘭大爺從海淀專人飛馬送回來的。」賈蕙不知是何要事，忙即展開一看，那信上寫道：

　　本日請簡冊封越裳，吾弟蒙簡正使，仲楫為副。啟節甚促，亟望籌備，並稟祖庭。密之。

　　兄蘭手草

　　賈蕙接了此信，頓覺彷徨無措，連忙持至內書房，呈與賈政閱看。賈政閱畢，瞅著賈蕙道：「這也是難得碰到的機會，上頭有

意造就人才，所以叫你們出去歷練，你別當做苦差。要知道少年新進先得從吃苦做起，『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豈是容易的事

嗎？」賈蕙要說什麼，也不敢說，只答應幾聲「是「，隨後又進去回王夫人。王夫人寶釵正在新房裡坐著，一聽這話都嚇呆了。王

夫人道：「這麼大的孩子家門口還沒有離過，如何走這麼遠路？旨意一下來，又不能推辭，這可怎麼好呢？

　　「寶釵道：「從前聽琴妹妹說過，海船上碰著颶風就沒了命了。凡是冊封天使，都要帶壽材出去，萬一船壞了，只可躺在棺材

裡聽他飄去。我們孩子怎麼往那裡送呢？這不是坑人麼？」大家正在焦思無策，到底蘭香是天女轉世，聰慧過人，說道：「這是大

喜的事，太太奶奶何必那麼發愁？歷來派過多少回天使，輕易也沒出過事。如今國運正在中興，依我看，此行必定平安順利，太太

奶奶儘管放心罷。」王夫人寶釵聽他所說確有至理，倒也寬解了幾分。

　　次日，賈蕙趕到海淀見著賈蘭，方知此中原委。原來，越裳國王薨逝，新君嗣位，照例由禮部題請冊封。那正副使向來俱由翰

林科道及部曹中選派，皇上要選新科人才出去歷練，當時下了旨意，派賈蕙充冊封正使，那副使汪船，便是新科榜眼，俱賞給一品

麒麟章服。這旨意下來，賈蕙、汪船忙即入朝謝恩，皇上召見訓勉一番。隨向禮部領取封冊賚品，好在賈蕙本是禮部人員，部中都

是熟識的，自有照應。一面又要向各師門、親友辭行，又有許多親友替他設餞。

　　忙中易過，漸近行期。寶釵因賈蕙從未離過膝下，海程風險，始終放心不下。那天晚上倚枕籌思，翻來覆去睡不安貼。

　　陡然轉了一念，元神出竅，直到太虛幻境來尋寶玉黛玉。

　　進了赤霞宮，不暇去見賈母，便徑向留春院而來。晴雯迎面遇見，不免詫異，道：「寶二奶奶有什麼要緊事？慌慌張張的趕了

來，也不先給我們一個信兒。」寶釵道：「二爺和林奶奶在屋裡麼？」晴雯道：「林奶奶在家，就請裡屋坐罷。」寶釵進屋，見黛

玉一個人在那裡填琴譜，忙叫道：「妹妹，你想得到我這會兒趕了來麼？」黛玉道：「這真是想不到的，姐姐有什麼事麼？」寶釵

就在琴桌旁坐下，咳了一聲道：「在世上一天就有一天的煩惱，蕙兒好好的當個翰林，偏又派他去冊封越裳。這麼遠的路，又隔著

海，怎麼能放心呢？聽人說有個天妃也姓林，只要得他的保佑，海船上就不怕了。你可認得他？

　　有什麼路子才托得到？」黛玉道：「我不但沒見過天妃，也沒聽人說過，咱們問問他罷，他的道道兒多著呢。」寶釵道：「他

在那裡？」黛玉道：「此刻多半在老太太上頭，我打發人就找他去。」說罷，便叫紫鵑去請二爺，紫鵑答應了出去。等一會兒，便

聽見寶玉和紫鵑一路說話進來，向寶釵道：

　　「我就知道姐姐要來了。」黛玉笑道：「你既知道，我們就不用說了，到底姐姐是為什麼來的？」寶玉從懷中掏出一個錦匣放

在桌上道：「就為的這件東西。」黛玉搶過去要打開先看，寶玉連忙攔住，道：「你忙什麼？且讓寶姐姐把他的來意說了，看我猜

的對不對。」寶釵道：「就是為蕙兒去冊封越裳，海路上不大放心。他們都說有個天妃專保佑海船行旅，你可以托托他麼？」寶玉

笑道：「放著家堂佛，倒去遠燒香。你只求求我就得了。」黛玉笑道：「你有什麼本領吹這們大氣？別吹癟了。「寶玉道：「你先

看看我的法寶。」說著，便把錦匣打開，內有金托子，托著一顆杏子大的明珠，光耀奪目。釵黛二人知是珍品，卻不知何用，寶玉

隨手遞與寶釵道：「這叫做『定風珠姐姐帶回去交與蕙兒，叫他緊緊隨身帶著，管保風平浪靜、一無驚恐，比天妃還靠得住。等他

事竣回朝，可記著把珠子送回來，別忘了。」寶釵答應了，忙即接過錦匣揣在身上。黛玉道：「姐姐，你此刻可以放心了，剛才我

見你神魂不定，什麼話都聽不進去，如今有了『定心丸』，且消停一會，咱們說說話兒。」寶釵道：「妹妹，你不知道，我疚心了

多少天啦。眼看著行期一天一天的近了，上頭還只管催，簡直是要我的命。

　　索性這條命不要了，到了這裡倒舒服，又沒有那福氣。」黛玉道：「這點大的孩子，穿了一品服色，你瞧著還不樂麼？」寶釵

道：「那也是一時的虛榮，當得什麼？」正說著話，麝月、金釧兒、芳官、藕官、四兒都來給寶釵請安，一個個花枝招展，圍成個

肉屏風似的。寶釵看著他們，笑道：「若是那五個也來了，這屋裡還站不下呢。」麝月道：「那天晚上，秋紋到了瀟湘館，我沒空

和他說話，他別又背地裡罵我罷？」寶釵道：「他倒沒罵你，只納悶分明瞧見你們，怎麼一進屋子便都不見了。」芳官道：「我聽

說春燕五兒都撥到怡紅院，他們幾時才能來？我怪想他們的。」寶釵道：「你要想他們，回了二爺，把他們接來就得啦，那有什麼

難處？」

　　麝月等退下。

　　寶釵問黛玉道：「妹妹填什麼譜兒？」黛玉道：「我想另譜個『猗蘭操』，還沒有填完，改天再給你看。你們近來有什麼好玩

的？」寶釵道：「上月三妹妹回來，玩了兩天，還在凸碧山莊登高聯句，也沒有什麼好句子。」寶玉便要那詩看，寶釵道：「原稿

在雲兒那裡呢。一首長古風，誰能記得？只記了幾句，什麼『遙天一雁澹無影，近水萬蘆寒有聲』，還有『園林如夢酒人在，天地

一笑斜陽明』，這幾句還算好的。」黛玉道：「這句『天地一笑斜陽明』倒覺得新奇可喜，只怕又是蘅蕪君的。」寶釵笑道：「你

猜錯了，是琴妹妹做的。」黛玉道：「不是大薛，也是小薛。你們都在得意的時候，怎也有這種傷感？」寶釵道：「咱們從前起社

做詩，多麼熱鬧，如今只剩那幾個人，又輕易不到一塊兒，怎能沒有傷感呢？」又談了一會，寶釵便要回去，寶玉道：「人家出這

麼大力，你一拿到手就要趕回去，也不怕人寒心？」寶釵道：「那是我一個人的事麼？你做老子的還不該出點力？」黛玉道：「姐



姐還沒見老太太呢，怎好就回去？」寶釵道：「只顧說話，倒忘了給老太太請安，咱們就上去罷。」黛玉笑道：「咱們說了這半天

的話，老太太早已歇著了，還等著你麼？」寶釵沒法，只可住下。

　　次日起來梳洗完了，同寶黛上去見賈母。賈母問些家事，聞知賈蕙奉使冊封，尚不甚在意，倒是聽說蕙哥兒媳婦有了身子，不

覺笑逐顏開道：「你也要做奶奶了！我的元孫都還沒見著，那蘭哥兒的小子如今有多大了？又添了沒有？」寶釵道：

　　「大的今年十五歲，也定了親，在學裡學著做文章呢。大前年又添了一個小子，算是四歲了。」賈母問道：「定的是那一

家？」寶釵道：「就是楊學士的姑娘。因為和蘭兒同年，又是至好，當面說定的。」賈母笑道：「我說你和珠兒媳婦都是有造化

的，到底不錯。」寶釵道：「這都是靠著老太太的福庇，誰有老太太福氣大呢！」一時鳳姐從廊外進來，一見寶釵，笑道：「昨兒

晚上，紫鵑那丫頭鬼鬼祟祟的把寶兄弟捉了回去，就猜定是你來了，這卦又叫我算著。」寶釵道：「夜裡就要上來的，打聽老太太

歇著，沒敢驚動。要知道鳳姐姐還沒睡，我就鬧你去了。」鳳姐道：「那可擔不起。你就去了，我也把你關在門外頭，省得人家怨

我。」說著，又瞅寶玉道：「你說對不對？「黛玉因寶釵再三切托，向賈母說早些放他回去，便說道：「寶姐姐因為蕙哥兒這兩天

動身，他就要家去呢。」賈母道：「剛來了怎麼就走？陪我玩一天，晚上再回去罷。」寶釵只得答應。

　　賈母高興，叫鳳姐吩咐大廚房預備些吃食，又把迎春、香菱、尤氏姐妹都請來，在園中延青閣聚了一天。那裡眼界最寬，連園

子外的山色溪光都看到了。寶釵初次到此，和香菱靠著七字短牆，看看遠景，笑道：「這是天然的一幅仙山樓閣。我若在這裡住長

了，搬到這閣裡來住，比蘅香苑強多了。」香菱道：「姑娘若來，我就搬來陪你。」鳳姐笑道：「人家有人陪，要你硬貼上算那棵

蔥呢？」黛玉笑道：「姐姐若住在這裡，一天上下幾次就夠你累的了。」鴛鴦道：「飯擺齊了，老太太等著呢。」這才一同入席。

賈母也喜歡那裡豁亮，吃了飯，即在閣內歇了一覺，又鬥了一回紙牌，說道：「這裡鬥牌真好，沒那些樹枝兒晃眼。」鳳姐笑道：

「老太太喜歡這裡，我陪你老人家搬來住，他們都是白說說。」賈母笑道：「搬到這裡來我倒願意，只是累他們嬌滴滴的身子一天

跑幾趟山路，再帶上你這猴兒，北風一起來，把猴毛都吹掉了呢。」說得眾人都笑了。晚上大家陪賈母回至上房，又閒談了一會，

寶釵便向賈母告辭，黛玉打發麝月送他回去。寶釵道：「我走熟了的，還用送麼？「寶玉道：「他要去看秋紋碧痕，說說他們的梯

己話，讓他走一趟罷。」

　　次日寶釵在怡紅院醒來，摸著懷裡果有一個錦匣，將那定風珠取出，與鶯兒同看，迎著日光，更顯得寶光璀璨。等一會，至王

夫人處請安，趁便將此事回明，並將那珠子也給王夫人看了。王夫人不由得念了一聲佛，道：「我這顆心懸了好些日子，此刻才落

在腔子裡了。」李紈也在王夫人處，說道：「這麼大的珠子，我還沒見過呢。若在世上，真是無價之寶。」又道：「前幾天蘭兒說

起，烏斯藏番僧進貢的有一種右旋白螺，專能鎮壓風浪，他正托人去尋問，如果尚在內府，可以奏請給天使帶去。如今有了這珠

子，比那白螺又強了。」等賈蕙請訓下來，寶釵便將此珠交給他，並說明來歷，切囑其緊緊隨身，不可失落。賈蕙想起父親如此愛

護，卻不曾一日盡孝，不禁淚流滿面。

　　第二天便是啟行吉期。賈蕙拜別宗祠並家中尊長，王夫人、寶釵看他遠涉重洋，自是難分難捨，含淚叮囑了好些話。賈正只勉

勵他努力報國，勿以家事為念。賈蓉賈藍諸人都送至皇華驛，看著賈蕙和江副使帶同文武隨員等由此登程，水陸長行而去。那隨帶

武弁中另有兩個人，一個是焦大的次子焦義，在賈珍標下也保了守備，寶釵因他忠勇可靠，特命賈蕙帶在身邊，以防不虞。那一個

更是想不到的，便是那醉金剛倪二，此時也得了五品軍功。他自己求長興向探春回道：「沐恩一向沒得報效賈府，萬分抱疚。如今

聽說賈狀元要出遠差，情願保他前去，盡力報效，好將功折罪。」探春見他出於至誠，便和寶釵說了，也將倪二帶去。這本來都是

閒文，卻不料賈蕙此行倒真個得到他們之力，後文再表。

　　卻說賈蕙起身之後，寶釵不免時常懸念，又因蘭香初次懷妊，也要留心調護。那天往新房去看蘭香，見他胎氣充足，身子平

安，當此新婚遠別，尚無世俗兒女之態，心中暗自欣慰。

　　回至園中，見天上陰雲密布，漸有雪花飄舞，霎時間怡紅院山子石上，已糝了一層淺白。擁爐獨坐，意緒無聊，便打發婆子們

分頭去請李紈湘雲，來此作暖寒之飲；一面叫五兒傳話給柳嫂子，預備十二個碟子、一個火鍋，另開了一壇竹葉青陳酒；又看著碧

痕春燕將那兩盆硃砂梅、一盆大蠟梅都澆了水，挪在向陽之處。

　　此時深冬天氣，日短夜長。將近上燈，李紈湘雲先後來了。

　　李紈披的是玫瑰紫哆呢斗篷，湘雲穿的是墨金色海虎絨氅衣，都戴著觀音兜。寶釵迎出去，和他們在抱廈上看了一回雪景。

　　那雪片堆在海棠樹上，正似朵朵瑤花，迴廊邊兩棵老芭蕉尚有兩三葉殘綠，也一半被雪掩了。湘雲看著那芭蕉，說道：「人家

說雪裡芭蕉是不會有的，這不是真正雪蕉麼？咱們北方的芭蕉尚且經冬，在南方更不希罕了。」李紈道：「我前兩年在九江，衙門

裡就有好些老芭蕉，冬天還是碧綠的，只可惜南方不大見雪。」寶釵道：「古人的話不盡可信，即如『薄柳早衰』是尋常成語，可

是楊柳的葉子倒落得最後。你看西邊那棵柳樹，這時候還帶著綠葉呢。」湘雲道：「這園子得了雪，顯著幽靜得多。若在那小瓊華

涵萬閣上，凴欄賞雪，那才真是瓊樓玉宇哪。」寶釵道：「我前幾天為蕙兒的事，別提有多麼心煩了，到那裡見著顰兒，正在一勾

一抹的填琴譜呢。心裡想，彼此一樣的人，只為世上的事撥不開，就有許多煩惱，倒是他們一腳走開的舒服了。」李紈道：「在世

上就沒個清淨，越是得意越多煩惱。那幾年遇著下雪，大家起社做詩，多麼有趣！如今看著小子們功名成了，在別人總估量著咱們

怎麼樂呢，那知道咱們的苦處？要想尋頭幾年那點樂趣也沒有了。」湘雲道：「我每次到了太虛幻境就不想回來，偏又把他尋著

了，若賴在那裡，未免惹人訕笑。又想人生在世，該吃多少粥飯都有定數的，索性吃完了再走。我若真不回來，你們更要冷清了。

」一時秋紋回道：「酒菜擺齊。」寶釵便讓李紈湘雲進屋，隨意就坐，雖沒有幾個人在席上，把盞談笑，也覺一室春融。

　　湘雲想起探春來，笑道：「三丫頭常說要大家聚聚，這一向又沒空回來。我就不信，他在家裡看家、抱孩子，難道會比這裡舒

服麼？」寶釵道：「他也有他的苦處，我比方他就像一個外衙門的老夫子，件件事都得拿主意，又沒個幫忙代館的，怎麼走得開

呢？」李紈道：「你們也別笑他，近來京城裡盜風除淨，差不多夜不閉戶，不是他；那辦得到？」寶釵道：「大家有空多聚聚，沒

空少聚聚，這也沒什麼關係。倒是明年三月裡，太太的七旬整壽，總要想法子熱鬧熱鬧。依老爺的意思，一點也不要舉動，太違俗

了，人家也要議論呢。」湘雲道：「前年你們老爺七旬大慶，也不設席，也不收禮。外頭議論不說是謙德，倒說是矯情。人生七十

古來稀，怎麼不該舉動？不是我批評你們老爺，也太迂執了。」李紈道：「蕙哥兒那時候趕得回來麼？」寶釵道：「只怕趕不及。

這裡去還有一半旱路，至快來回也得半年。能夠趕上四月裡散館考差，就算順當的了。」那晚上三個人談談說說，飲至二鼓方罷。

李紈冒雪回去，湘雲便在寶釵處住下，直談了一夜。

　　次日起來，雪已晴了，簷瓦樹梢積白未化，映著朝陽，分外晶潔。湘雲道：「咱們收拾完了，往凸碧山莊去看雪罷。那裡不但

看全園的景，遠看還望見西山，到下午只怕就化盡了。

　　「寶釵道：「那裡又高又敞，看是得看，只是太冷。」湘雲道：「多穿點怕什麼呢？」少時妝罷添衣，便帶了鶯兒翠縷，走過

沁芳閘，取路向土山上去。那路旁墁的石子全被積雪遮了，只剩中間方磚窄路卻還好走。

　　正走著，翠縷見山石窟窿裡拖出一根紅繩，指給鶯兒看道：

　　「鶯兒姐姐，你瞧那是什麼？」鶯兒向前撿起，原來是朱紅子線打的鎖練，拴著一塊美玉，宛然就和寶玉落草時帶來的那一塊

分亳無異，不禁「噯喲」一聲，道：「這不是二爺那塊玉麼？怎麼會丟在這裡？」湘雲接過一看，不但形式大小相同，那上頭鎸的

八個字也是一樣的！笑向寶釵道：「那年先丟了玉，二哥哥隨後就走了，如今找著玉，他還要回來呢。」寶釵道：「那有這種事？

我在太虛幻境親眼見他還好好的帶著，如何會丟在家裡？」說著，忙從湘雲手中取過。乍一看，果然就是那塊，不覺呆了。又反覆

細看了一番，才看出是假的，笑道：「別的都對，就是寶光沒有那麼透明，顏色也比那個淺，是誰仿造的呢？」鶯兒道：「那回老

太太出賞格找玉，有個人造假的來騙錢，還是二爺自己看出來的，許就是那塊假玉罷？」寶釵道：「那塊玉當時就還給他，並沒留



下，誰把他又送進來呢？」

　　湘雲記起北靜王曾經仿造一塊，給寶玉帶回來玩的，便告與寶釵。寶釵道：「這倒像的，就看這玉質和刻工，平常人家也做不

出來，多半是北靜王府才肯這麼細做。」湘雲道：「就算是那塊，怎麼隔這些年忽然出現？那回重修這園子，各處都翻騰過，何以

留到如今？這裡頭也有可疑。」寶釵道：「管他那些呢，咱們帶回去做個玩意也好。」湘雲笑道：「你眼看就要抱孫，留著給小哥

兒帶罷，也算是祖傳之寶。」鶯兒笑道：「姑娘見過真的，拿那個仔細比較，自然分出真假。如今真的不在世上，就這個假的傳了

下去，傳得久了，假的也當成真的了。」翠縷道：「我們姑娘說的，是個東西，都有陰陽，陰陽就是公母。那一塊算公的，這一塊

算母的罷。」說得眾人都笑了。寶釵見那玉上沾了許多泥垢，叫鶯兒用綢手絹蘸著雪水都擦乾淨了，然後自己揣在身上，又吩咐鶯

兒翠縷不要張揚出去，省得外人誤會，又生出種種謠言。

　　究竟這塊玉是從那裡來的，寶釵也斷不透，說起來卻有一段故事在內。原來，那年寶玉從北靜王府領宴回來，將北靜王仿造的

玉呈賈母看過，因賈母說道「別把真的混了」，所以當時帶回園中，便交襲人提另收起。寶玉向來疏闊，無論什麼貴重東西都不在

心上，只憑襲人放在閒箱子裡，也從未查問。直至襲人遣嫁，此玉也隨他出去，到了蔣玉函家中。有時襲人檢箱子，無意中看見，

拿出來把玩一番。想起寶玉平時相待的好處，不免對玉落淚，卻瞞住了蔣玉函。那幾年家境貧困，幾至斷炊，始終沒把此玉賣掉。

這回重進怡紅院，又將玉帶回。有一天，受了秋紋碧痕的閒氣，又見春燕五兒進來地位都在自己之上，心中萬分難過。思前想後，

總為自己錯走一步，對不住寶玉，才受這個罪，更覺又慚又悔。因此拿著這塊假玉，到山背後僻靜地方，數說一回又啼哭一回，哭

到傷心，一時暈倒，到醒來丟了此玉，遍尋不見。隨後又幾次來尋，總沒有尋著，心頭胡想：別是寶玉怪著我，把玉收了去了？卻

不料只丟在山坳石罅，倒被寶釵檢了回去。後來影影綽綽的聽丫頭們說起此事，襲人正在倒霉的時候，怕人指他偷玉，那裡還敢答

碴？所以，這塊假寶玉出了榮國府又進了榮國府，此中原委始終沒人知道。這也不在話下。

　　如今且說寶釵湘雲帶同鶯兒翠縷，從那條磚路曲折上去，殘雪未化，尚不覺沾滑。一時到了凸碧山莊，同在敞廳下坐憩。

　　大家也走得乏了，喘息微微，良久方定。此時北風吹面，肌粟生寒，看下去卻是奇景。只見園中萬樹以及樓台殿閣，都似雕瓊

斲玉的一般，朝陽閃光，微帶金色。山上翠柏蒼松，更堆著一團一團的白玉，連蜂腰橋的朱欄，也被雪遮了一半，那一半還是紅

的。湘雲道：「這就是神仙世界。可惜世人不會領略，偏要從熱鬧場中討生活，真是神仙不做做罪人。」寶釵道：「『苦樂』二字

沒有定觀，全是從各人心上分的。他們見得那麼著才樂，看著我們到這冷地方來挨凍，瞧那不相干的雪，倒是苦境了。」湘雲道：

「你看那西山都變成了玉山了，想來群玉山頭也不過如此。」寶釵回過頭，看那一帶遠山含著煙靄，果然是濛濛一白，上浮天際，

都似粉玉裝成，笑道：『西山晴雪『是京師八景之一，這『晴』字真下得恰當！咱們那回來，正在雪中，都被雲彩遮了，那看得到

他的好處？」湘雲道：「那回在這裡聯句，姐妹們也還熱鬧，如今只剩咱們兩個人了，那有第三個閒人肯冒冷來這裡尋樂？」寶釵

道：「兩個人也一樣玩，必定有多少人才樂麼？就把他們都邀了來，也像那回大家聯句，又要想起從前蘆雪亭如何賞梅花，如何吃

鹿肉，添了許多傷感。人心那有個知足呢？」

　　正說著，只見左邊山徑裡，一個披猩猩氈斗篷的緩步上來，後面跟著一個丫頭。正在背陰處，又被斗篷遮住臉，瞧不出是誰。

寶釵笑道：「你說沒有第三個人肯來，那不是一個人麼？「湘雲道：「是誰呢？我倒要看看。」便拉寶釵一路迎過去，及至走近，

方看出是惜春和入畫。惜春一見湘雲，便笑道：「你們真高興，賞了一晚上的雪還不夠，一大早又趕到這裡來了。

　　「寶釵道：「四妹妹正是做功課的時候，怎麼倒有空出來？」惜春道：「他一晚上沒回來，我不大放心，打發人到怡紅院去打

聽，說你們一早就出來賞雪。我想這裡還有些清氣，借著尋你們也來散散。」湘雲道：「那上頭才看得遠，咱們還到敞廳裡坐罷。

」說著，便又從原路上去。走到敞廳，大家倚闌眺望，湘雲指那遠山給惜春看，道：「四妹妹，你是會畫的，若把這雪山上煙光日

色都烘染出來，一定在李營邱、郭河陽之上。」惜春道：「看著容易，那能畫得這樣玲瓏？」寶釵道：「你們別只看山景，那邊又

有人來了。」湘雲惜春回身一看，果有一人披著氅衣，從松樹下小徑往上走著。不知那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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